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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回第七回  索鴛鴦仍裝醋態　跪房門始解疑心索鴛鴦仍裝醋態　跪房門始解疑心

　　話說朱綸隨老僕婦出外，正要問他鴛鴦之故，走到老僕婦門首，只聽得他夫妻二人正在房內議論這樁事。朱綸聽見，倒立住一

想道：「我若問他，或者夫人叫他瞞我，倒未必說實話。　　今他夫妻私議，斷是真情，不如在此私聽，定知明白。」故立在門

外。只聽得老僕道：「此鴛鴦是老爺帶出來的，如何在夫人處？」僕婦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這鴛鴦在老爺處，為何到夫人手裡，難

道鴛鴦真個會飛的麼？你且先說老爺送與何人，細細說與我知道，我也將家中之事，與你說知。」老僕便將山東遇盜始未，一一說

完，又道：「說便與你說了，夫人處卻不要多嘴。」僕婦已窺見主人在外竊聽，便對丈夫道：「你休要這樣假小心，我倒決不多

嘴，只怕你倒不能無事哩。」老僕道？

　　「為何？」僕婦道：「你方才所說老爺在山東這些事，叫我不要多嘴，那知夫人倒久已曉得了。你想夫人若不知此事，這鴛鴦

從何而來？據你說主人受他大恩，說起夫人所為，竟是恩將仇報了。」老僕道：「怎麼恩將仇報？」僕婦道：「四月盡，那許家夫

婦帶了女兒，來到我家，說此女是老爺山東路上娶的，現有身孕，聞老爺中了，特特送回的。問他有何憑據，他就將此玉鴛鴦呈

上，說是老爺的聘物。夫人聽了大怒，就要拿下重處，誰知他二人都有勇力，反大鬧起來，嚇得夫人急急躲避。

　　眾家人與他抵敵，都被他打得頭破血零，立刻報縣報營，說大盜白晝劫殺。縣官同了守備，立刻帶領營兵拿獲。誰知營兵都不

是他的對手，也被傷了幾個，終於寡不敵眾，被營兵拿祝縣官帶到堂上，三拷六問，只得招成盜案，送人監裡。那時族中人知道，

糾集了幾個長親，同來勸夫人說？老爹做親多年，夫人並不生育。古人云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理應娶妾生子。

　　況已娶之妾，現有身孕，且係救命恩人，遠遠來投，怎好不收，反陷為盜？故特來相勸，要夫人出一稟單，用老爺一個名帖，

眾人情願動呈保出。」老僕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夫人可依麼？」

　　僕婦道：「夫人不但不依，更起毒心，就私叫禁子來，付銀十兩，即刻將那女子討了氣絕。你道可憐不可憐！」老僕聽說，怒

氣直衝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老爺受彼活命大恩，他又將女兒許與老爺為妾，又贈盤費，夫妻親送出山，何等恩義！怎麼反害他一門死

於非命？莫說天理難容，只怕這些怨鬼，也不肯干休哩！」僕婦道：「你方才叫我不要多嘴，你倒高聲說些這話。

　　夫人正惱你與老爺串通一路，要處你，倘出來聽見，可不自速其禍了！」老僕道：「是我的性命，也是他救的，聽了這番不平

的話，怎的不氣惱！」僕婦道：「這是已往之事，老爺也無奈何，何用你乾吃力？如今還有更可笑的奇事哩。」老僕道？

　　「還有甚奇事？」僕婦道：「夫人因這些親族說無子理應娶妾，恐將來再不生子，難免旁人說長話短，忽然發一道恩旨，吩咐

媒婆，要替老爺娶妾。你道奇不奇？」老僕道：「這是正理，倒不為奇。只可惜一個有恩有義的許氏，倒活活致之死地，反花錢費

鈔去另娶，也算奇事了。只可曾娶得成麼？」僕婦道？

　　「怎麼不成？媒婆日日領些女子來看，夫人選來選去，總不中意。直到後來選中一個十全的女子，用價討成，就與他結為姊

妹，十分和好，帶進京來，說今日就送與老爺成親哩。」老僕道：「如此也罷了。那女子今在何處？」僕婦道：「這女子，夫人比

親姊妹還好，豈肯寸步相離，方才攙著手同進去的就是哩。」老僕聽說，就叫起屈來道：「我正疑心，要問你這怪物何來。你說夫

人選中一個十全女子，怎說就是他？」僕婦道？

　　「怎不是十全？他眼是白的，嘴是歪的，頸是縮的，背是曲的，手是盤的，肚是凹的，腿是折的，腳是大的，力是有的，降丈

夫是會的，豈不是十全！」老僕道：「這樣鬼怪，一世沒有老婆，也不敢近他。況老爺是少年狀元，怎肯近他麼？」僕婦道？

　　「夫人與他又商議得好，說騙老爺進了他房，將房門關上。老爺若安心與他成親便罷，倘然不納，叫他拿出手段，打一個下馬

威，不怕老爺不從。夫人之意，不過要他做個幫手，便好止住娶妾的話，又不怕奪了他的恩愛，真是計出萬全，豈不好笑！」

　　且不說老僕聞之歎惜不已，再說朱綸在外聽了，早已氣得發昏，趕到裡邊。夫人見了，又問道：「玉鴛鴦明明送與別人，如何

還要瞞我？」朱綸聞僕婦之言，知夫人已曉得山東之事，只得將遇盜追趕，蒙許雄相救，要將女兒與他為妾，「再三力辭，因無盤

費，路有強徒，要救性命，只得強從他。又必要信物留記，不得已將鴛鴦取去，並非貪戀此女，故到京以後，即置之度外的了，望

夫人懸情相諒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你不過為無子，要想娶妾。我如今已替你娶一個在此，並與他結為姊妹，今晚就好成親

了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並不請娶妾。況且夫人年紀甚輕，自然生養兒子，何須慮得。這個不必提起。」

　　夫人道：「妾已娶來，這怎說不要？你若不要，難道好回他去不成？」朱綸道：「竟回他去，卑人是斷斷不要的。」正說間，

老僕稟說：「東宮宣召，請老爺即刻就行。」朱綸只得別了夫人，急急入宮去了。

　　夫人又命老僕隨了老爺去，候老爺出宮同回。老僕奉命隨去。然後吩咐速備轎馬數十乘，下船迎接許雄等到來，一一料理房戶

安寓。又厚賞了船上丑女去了。便將先登岸索鴛鴦假裝醋意捉弄丈夫並他的急狀，一一告訴巧珠與許雄等，眾人聽了齊齊大笑。又

大家串通，候丈夫回來時，盡行躲過，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再捉弄他取笑一常未幾天晚，知朱綸將回，眾人果遵命避過。朱綸

因夫人要強他與怪物成親，在東宮侍膳，多吃了幾杯酒，到家又假做大醉的形狀，叫老僕攙扶而回。夫人一見，便道：「相公回來

了，怎麼吃得這般大醉？新人房中，還要吃合歡酒，快送你進房去罷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已對夫人說過，斷然不要。我與夫人去睡

罷。」夫人道：「休得胡說！新人現在房中相等，你若不進去，叫他何以為情，難道果然回他去不成？」朱綸道：「自然該回他

去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決意不要，還想山東的心上人麼？

　　這個也與他差不多。」朱綸道：「就是極好的，我也不要。」

　　夫人道：「倘然就是山東的許氏，你可要麼？」朱綸聞僕婦之言，情知巧珠已死，便道：「就是山東許氏，我也不要了。」

　　夫人道：「你說他家是你救命恩人，且已成親三日，怎麼也說不要？足見你的情分，一些沒有。今實對你說了罷，他尋到我

家，說起你山東遇盜，虧他相救，與你結親，送你出山一段情義，且已有孕將產。我感他恩德，留住在家，與他結為姊妹。

　　八月中幸生一子，故特同他到來，一同完敘。今在內房的，就是他，還不快快進房相會！」朱綸曉得夫人向來妒忌，一二分姿

色的丫頭尚不肯留，決不能變到這般賢慧；二來聽見僕婦說夫人設計要騙他進去，關在房中，叫怪丫頭強逼成婚，不然還要與他一

個下馬威。此定實話，夫人之言，無非設局誆騙。不可上他的當，便拿定主意，也說斷然不要。夫人道：「不要把話說殺了，難道

果然回他去？」朱綸道：「一定該回他去。」

　　夫人道：「你今天錯過，明日反悔就遲了。」朱綸道：「決不反悔，竟回無疑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既如此薄情，我也不好相強。

　　但我與他結義一番，今日一晚，不可使他冷落。相公可在外房安睡，奴家卻要去陪他。」朱綸道：「久別相逢，夫人自當歡

聚，管他□□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便負義，我卻不肯忘情。況明日就打發他，今日一夜，□□□□□。」說完，就向內房去了。
　　撇下朱綸一人，悶坐在房，想起巧珠，又下淚一番，獨自一個悲悲慼戚。

　　正想上牀去睡，忽聽得耳中一派歌唱歡彈之音，甚是奇怪。

　　走出門外一聽，卻是內房吹唱，想內房是夫人與那怪物在內，何來歌唱之人，難道外邊喚進去的優人不成？又一想道：「決無

此理，優人怎好喚到內房去？」細細一聽，甚是入耳，忍耐不住，只得悄悄進去一看。見房門閉著，房內燈燭輝煌，歌聲輕巧，像

是人聲口。向房門邊一望，又望不見，只得轉到天井中，將窗上紙輕輕揭去一塊，將眼一望。不望尤可，望了大吃一驚，只見十五

六個美人，侍立兩旁，也有吹蕭吹笛的，也有彈琴彈瑟的，也有雲鑼點鼓的，也有按板歌唱的，也有執壺斟酒的。中間一席酒，兩

個美人對坐，上手一個是夫人，手中抱著一個孩子，一頭喜笑。對席的明明就是巧珠，僕婦說他已被夫人弄死獄中，如何尚在，又

與夫人這般親熱，難道是相像的不成？就是相像的，夫人十分妒忌，向來粗蠢丫頭尚不肯留一個，怎肯倒娶這美人回來？況且還有



這許多美女，又是何來？

　　僕婦又說娶一個怪物與我，先頭果有一個十不全的怪丫頭相隨，如今怎反不見，莫非那怪物是孫行者一般會變化的麼？這些美

女，一定也是他毫毛變的了。又一想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斷無此事！莫不是我見了鬼麼？又莫不是在此做夢麼？」又一看道？

　　「並不是鬼，也不是夢，不免還去問僕婦。」連忙走出，四處一尋，總不見。

　　又復走轉一望，見吹唱已完，眾女子都在旁斟酒服侍。夫人與巧珠都曉得丈夫在外覷看，有意捉弄他，只聽得夫人道？

　　「妹子，我想那薄情郎受你家大恩，所以同你進京，與你結為姊妹，指望三人同諧到老。誰知他忘恩負義，不肯要你，定叫我

回你家去，再三相勸不從。我心上倒是不忍，奈何？」只聽得巧珠道：「他既如此薄情，我亦豈肯從他？明日只得拜別姊姊回去，

慢慢再圖後會。這薄情郎，斷不要他見面的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生的兒子，是他親骨肉，想來也不肯認，還是妹子帶去，還是留在

此好？」巧珠道：「他既薄情，自然薄情到底，留在此反被輕賤，不如帶了去罷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倒舍他不得。」巧珠道：「薄情

郎雖無父子之情，姊姊卻有嫡母之義。孩兒長大，倘能爭義，有個好日，斷來拜見姊姊的。」朱綸在外聽了兩位夫人一問一答，心

中懊侮道：「原來夫人倒是真情，我卻聽了僕婦一番鬼話，把話說得盡絕，倒做一個負心薄倖之人。

　　況且此人與我情深義重，夫人相待甚好，一同進京，難道眼睜睜忍心看他去了不成！夫人說不要把話說殺了，明日反悔。我想

話便說殺，卻還未到明白，不如趕進房去，說一個明白留住，共成好事，豈不快活！」隨走到門口，又畏懼起來，忍了一會，又忍

不住，只得把門輕輕一叩。

　　夫人聽見，見做不知，吩咐丫頭們再彈唱《金雀》上「喬醋」一出。朱綸聽了，曉得以前看惱，分明學潘夫人的喬醋，見我認

真，故有心唱這出來說明，笑我不識人。我如今竟大著膽叩門進去，拼得再被他兩個搶白一常從來一刻不識羞，終身受快樂。竟重

重的將門叩了幾下，只稱：「夫人，快開門，我要進來！」夫人道：「我方才再三強你進來，你斷斷不肯，怎麼忽然又要進來？」

朱綸道：「方才夫人在外邊，所以不進來，如今夫人在此，所以要進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房中許氏夫人在此，不便進來。快些出

去，寧可我就出來。」朱綸道：「我正要見許夫人，有甚不便！」夫人道：「你方才說斷斷不要他，明日打發他回去，怎又好見

他？」朱綸還未答應，巧珠道？

　　「你這忘恩負義的薄情人，還要見我則甚？你當初遇盜相救，原不想你的報答，只我爹娘沒志氣，要仰攀你，把奴相配。我原

明知山雞配不得你鳳凰，誰知你進京聯登科甲，果將奴撇下，數月來並未見你片紙隻字到我。我不合與你成親，有了身孕，生下孩

兒，因是你的骨血，不忍拋棄，只得送還夫人，我先修行念佛，祈求來世生於富貴之家，庶不受人遺棄。誰知蒙夫人一見如故，一

分抬舉，結為姊妹，帶我同來。只說終身有靠，再不料你反要回我家去，自然兒子也不肯認。負心至此，還要見我則甚！」朱綸

道：「你不要錯怪了人。自從別後，那一日不想念，只為家中夫人未知，原要等夫人來京說明，著人迎接的。今同夫人到來，我又

未知，誤聽人言，多多開罪。望開了門，負荊請罪，望夫人見諒。」夫人道：「怎說未知？明明對你直說了，你還說不要，決斷要

回他去。如今反說未知，難道我瞞你的麼？」朱綸道：「總是卑人不是，卑人只得跪在此請罪，悉聽二位發付罷。」二位夫人聞知

暗笑，眾丫頭俱掩口而笑。

　　老僕婦躲在暗中，看見老爺這般情急，急急趕出，與老僕一一說明。老僕心中昏悶，已經睡了，聽了此言，不覺狂喜跳起，連

忙趕到許雄處跪下，足足磕了十幾個頭，口叫「恩爺」不絕。許雄急急扶起。老僕道：「老爺被夫人捉弄得夠了，望太爺、太太去

說明，做一個和事老人。」許雄道：「是是，我們就去。」老僕即刻點燈，照了許雄夫妻，同到內房。見朱綸端正端正跪在房門

口，見有人來，方才立起。許雄大笑道：「賢婿，為何這般情極？夫人、女兒，你二人也捉弄得他夠了，看我老夫妻面上，開了他

罷。」二位夫人見許雄到來，就開出房，笑道：「你說開了門負荊請罪，如今好負荊了。」許雄笑道：「不曾開門時已負荊過了，

免了罷。」夫人道：「若不是爹爹、母親來，只怕跪到天明，還未必開哩。」朱綸道：「也夠了。」眾人大笑。夫人道：「爹爹、

母親，請安置罷。」老僕掌燈送出去。

　　夫人道：「如今講明瞭，進房去罷。」巧珠道：「相公可同姊姊房中去睡。」夫人道：「自然在妹子處睡，不必再推了。」兩

人你推我讓，朱綸扯著巧珠手道：「自然到夫人房中去，你也該送一送夫人。」夫人再三推住，朱綸道：「我就在這邊住，我們要

送夫人到房再來。」於是三人同到夫人房中。朱綸急把房門關上，夫人還要推他，被朱綸兩邊勾住，一同上牀，三人同睡，一夜風

光，話不細表。正是？和氣人家無大小，何妨三個一牀眠。要知次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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